
        
            
                
            
        

    
夢遊小人國







作者：遭瘟的猴子



《冰戀書櫃》



紅日西墜明月東昇，忙碌了一天的考古隊員們聚集在篝火旁一邊吃著加熱好的食物一邊聊著天。



人群當中一個梳著馬尾的女孩子顯得特別的顯眼，在一群出土文物般的隊員中只有她仿佛是從螢幕中走出來的電影明星一樣。



這個女孩名叫晴霄，是一名研究生。



家境優裕的她從小就養成了一個天真爛漫的性格，對於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物總是特別的好奇，即便是在嚴謹的考古工作中她也一定要找出些有意思的東西。



這次跟著考古隊一起來考察，興奮了一路的晴霄又開始異想天開了。



「哎，你們知道不知道？這次咱們來的這裡很可能就是古書中記載的小人國的所在地哎。」



一個青年男子噗哧笑了一聲說道：「晴霄你這次不會是想去找小人國的遺址吧？」



晴霄得意地點了點頭一拍他的肩膀說道：「還是小陳你瞭解我，要是咱們能找到小人國的遺址或者是現實存在的小人國，那咱們可就是露大臉了。」



小陳笑道：「得得得，您還是饒了我吧。我是沒那個福氣了，我從來都是露多大臉現多大眼。」



眾人被逗得哈哈大笑，晴霄撇了撇嘴說道：「行了，我知道你們就是不相信我。



那書上寫得明明白白的，小人們會跑到軍營的帳篷裡偷東西吃，還被人抓到過。」



一個戴眼鏡的女生說道：「我的大小姐，那種筆記小說的記載怎麼能信呢？最多也就是民間傳說罷了。」



晴霄又爭辯道：「二里頭遺址發現之前人們還說夏朝只是傳說呢，阿彩你就是太沒探索精神了。」



被稱為阿彩的眼鏡女生無奈地搖了搖頭說道：「是是，明天我就去找找花果山水簾洞遺址。」



小陳也說道：「那我還是去找女兒國遺址吧。」



考古隊員們又是一陣大笑，晴霄一跺腳站起來說道：「又笑話我，不理你們了！」



說著轉身鑽進了自己的帳篷。



其實晴霄自己也明白要找到傳說中的小人國的機會簡直比海底撈針還要渺茫，但是她考古隊的大伙拿她當小孩子的態度還是讓她覺得很憋氣。



她掏出麵包狠狠地咬了一口，心裡暗暗地想著：「哼，讓你們不信，等我找到小人國功勞全是我自己的。」



晴霄咬了兩口麵包突然想起關於小人們偷食物的記載：「哎？我在帳篷裡放一塊麵包，會不會有小人來偷呢？對，就這麼辦。」



晴霄這麼想著就掰下半塊麵包放在帳篷裡，自己躺在一邊假裝睡覺卻暗中盯著那塊麵包。



也許是白天的工作太累了，晴霄雖然想著要保持清醒但還是不知不覺的就睡著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晴霄恍惚之間覺得臉上一陣刺痛。



本以為是被什麼蚊子叮了的晴霄伸手一摸卻發現有什麼東西刺在臉上。



她拔下那根小刺藉著螢光燈的光亮一看，只見自己手中正捏住一支微型的箭矢。



那金燦燦的箭頭翠綠的尾羽裝飾十分精美，但大小卻只有幾厘米。



一個念頭從晴霄心頭閃過！



「難道是小人國的箭？」就在她要興奮地大叫的時候卻突然覺得一陣頭暈目眩之後便一頭栽倒不省人事了。



等到晴霄醒來的時候已然是天光大亮，她坐起身子揉了揉還有些發昏的腦袋。



「這，這是什麼地方？」晴霄明明記得昨晚自己是和考古隊紮營在山上的，但是現在放眼望去卻是一望無際的平原，自己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列陣！」



「吼吼！」



正在不知所措的晴霄忽然聽到一陣整齊的吶喊聲，她低頭一看只見黑壓壓的一片士兵正張開手中的弓弩對著自己。



這些士兵一個個衣甲鮮明隊伍整齊，只是個頭卻還沒有晴霄的手掌大。



又驚又喜的晴霄差點跳起來！



「小人國！是小人國！」她這才記起自己昨天晚上就是被一支小箭射中才暈倒的。



不過現在驚喜交加的她已經沒有時間去糾結自己被綁架的事了，她手忙腳亂地翻遍了自己全身卻發現手機相機都沒帶在身邊。



「巨人，你不要害怕，我們沒有惡意。」



看著晴霄手忙腳亂的樣子一個衣著華麗的小人站出來開始喊話：「只要你不亂動我們就不會放箭。」



「好好，我不會傷害你們。」晴霄驚喜地說道，「那你們能不能告訴我你們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把我帶到這裡來？」



那個衣著華麗的小人說道：「我是僬僥國皇帝郁銘，今日是我國立國千年祭祀大典之期，特意邀請姑娘前來參加大典。」



僬僥之國？那不正是《山海經》中記載的小人國嗎？這下晴霄真是喜出望外，她打量著這個自稱皇帝的小傢伙，只見他看年紀也只有二十歲出頭，衣著華貴相貌英朗，倒也真有幾分少年天子的模樣。



晴霄清了清嗓子這才說道：「皇帝閣下你好，我叫晴霄，很高興能參加你們的祭祀，只不過你們為什麼要邀請我呢？」



郁銘說道：「千年之前我國遭逢大難，得巨人相助才能夠重新立國。因此後來我們每次舉行大型祭祀都要邀請一位巨人來參加，典禮結束之後我們自然會送你回去。」



晴霄點了點頭，心想能親眼看看小人國真是再好不過了，於是說道：「好，那咱們就說定了。不知道祭典在哪舉行啊？」



郁銘伸手一指說道：「祭壇就在這座土山的後面。」



晴霄轉頭一看不禁莞爾，郁銘所說的土山不過也就是個小土包罷了。



晴霄笑了笑伸出一隻手放在地上說道：「作為邀請我參加祭祀的回報，我來帶你過去吧。」



郁銘看著晴霄那白嫩嫩的手掌猶豫了一下還是踏了上去，晴霄微微一笑輕輕將他托起放到自己的肩膀上。



郁銘小心翼翼地踏上晴霄的肩膀，離得近了晴霄身上那股淡淡的少女體香變得更加清晰。



郁銘抬起頭看見晴霄那晶瑩的耳垂正懸在自己頭頂上，他伸出雙手捧住晴霄的耳垂捏了捏，那柔軟細嫩的觸感比起自己愛妃的乳房還要讓人著迷。



郁銘不禁感嘆道：「想不到巨人的皮膚竟然會如此細膩。」



聽到郁銘的讚歎晴霄很是高興，嘴角一翹說道：「那當然了，我可是很注意保養的。你扶穩了，我現在帶你過去，這一路上就麻煩你為我講講你們國家的歷史吧。」郁銘答應一聲，雙手扶住了晴霄的耳垂。



晴霄小心翼翼地站起來，郁銘只覺得耳旁生風，眼前的景物不斷縮小。



當晴霄完全站直了身子的時候，小人國的軍隊在郁銘的眼中已經變得有如螻蟻一般。



士兵們看著自己的皇帝如同天神一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紛紛跪在地上大呼「萬歲」。



郁銘得意得向他們揮手致意，晴霄也高興地笑了起來。



晴霄就這樣帶著郁銘向土山走去，士兵們也小跑著跟在後面。



郁銘一路為晴霄講解著小人國的歷史，晴霄用心地記下他所說的每一個字，她相信自己的這一發現將足以震撼全世界。



很快晴霄就登上了郁銘所說的土山，土山後面是好大一片曠野，郁銘所說的祭壇就在曠野正中。



祭壇上擺放著一隻四足青銅大鼎，後面供奉著好多神主牌還有一個比小人要大得多的骷髏頭。



祭壇左邊有一排似乎是瓦窯的建築，右邊則架起了好幾個像臉盆大小的瓦釜，地上還堆了好多圓形的木頭。



晴霄看著事事都覺得稀奇，郁銘就耐心地為她解釋。



「那顆骷髏是當初救過我們祖先的巨人的遺骨，我們每年都要祭祀她。」



「哦，那些瓦釜是要煮食物的，祭祀過後我們要和全國的百姓一起享用食物，這叫與民同樂。」



「那自然就是燒陶的窯了，為了方便就建在了這裡。這些木頭是搬運瓦釜時所用的滾木。」



就在晴霄和郁銘閒聊的時候，祭壇的周圍已經聚滿了來參加祭祀的小人國百姓。



郁銘看時間差不多了於是說道：「晴霄，送我下來吧，祭祀要開始了。」



郁銘登上祭壇先是進行了一整套的祭祀儀式，之後他拿過一個特製的大碗說道：「晴霄，這是我們特地為你準備的酒，請喝下吧。」



晴霄接過那個「巨型酒碗」微微一笑，這個所謂的巨型也不過只有硬幣大小，晴霄接過來一口便喝了下去。



可是喝下之後晴霄覺得有點不對勁了，自己突然覺得有點頭暈，難道是醉了？不對，連手腳也不聽使喚了。



晴霄哎呦叫了一聲便像一座山一樣轟然倒在了祭壇前的空地上。



「郁，郁銘，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郁銘微微一笑說道：「我不是說了嗎，千年之前有一位女巨人為了救我們的族人犧牲了生命。其實她是獻出了自己的肉體才幫我們的祖先渡過了饑荒。今天我們的祭祀也是為了要紀念當年的壯舉啊。」



「什麼？難道你們要殺死我？不行，怎麼能這樣？」



漸漸的，晴霄連聲帶都開始麻痺了，她想要叫救命卻發不出一點聲音。



她眼睜睜地看著一隊隊小人士兵像發現了食物的螞蟻一樣向自己開來，心頭一陣說不出的恐慌。



士兵們紛紛爬到晴霄的身上，用手中的刀劍切割撕扯著晴霄的衣服。



仰躺在地上的晴霄看不到身上的情景，但是耳中聽到的哧啦哧啦的聲響和身上感受到的越來越明顯的涼意都在加深著她的恐懼。



這時晴霄感到小腹下面一陣緊繃，似乎有人正在撕扯著她的內褲。



「不要，求你們別這樣。」晴霄在心裡暗暗地祈求著，但是士兵們的刀劍並沒有因此而停止。



隨著啪的一聲輕響，晴霄感覺到腰間一鬆，內褲的蕾絲花邊已經被小人士兵們割斷了。



就這樣晴霄身上最後一片衣物也被小人們剝了下來。



割破的衣服平攤在地上，晴霄白花花的身體就躺在上面，遠遠看去就彷彿是一隻剝開了葦葉的粽子露出那香軟滑糯的粽肉等待著品嚐。



因為緊張和害羞，晴霄的呼吸變得有些急促，頸口的皮膚繃得很緊，那纖細的鎖骨變得更加明顯。



潔白的乳房隨著胸廓的起伏輕輕晃動，那嫩粉色的乳暈淡紅色的乳頭就彷彿是在雪上頂上翩翩起舞的小精靈一般。



晴霄是天生的白虎，潔白瑩潤的恥丘下一道粉紅色的肉縫中露出兩片緊緊閉合著的纖小肉唇，整個光潔的陰部在陽光下散發著美玉般柔和的光暈。



小人們端詳著這美妙的傑作忍不住發出一聲聲讚歎。



「哇，這麼光滑，好漂亮啊。」



「巨人的逼都是不長毛的嗎？」



小人們的議論讓晴霄不禁面紅耳赤，他們就像品評著一件工藝品一樣對晴霄的身體品頭論足，晴霄真恨不得有條地縫讓她鑽進去。



這時兩個小人士兵趴在晴霄那渾圓的大腿上各自用雙手扯住她柔嫩的陰唇拉向自己身邊。



晴霄感到自己的陰唇彷彿正被兩隻小夾子夾著扯開，一陣陣清涼的風如同一根靈巧的舌頭不斷掃過那漸漸展露出來的火熱肉穴。



從來沒有過性經歷的晴霄更是覺得羞恥，臉蛋上就像著了火一樣紅，緊緊閉合的眼瞼都因為用力過度而輕輕顫抖著。



「哎呦，這個巨人還是處女啊。」



「快看快看，這可是女巨人的處女美穴。」



小人國的士兵們看到晴霄腿間那片晶瑩的肉膜又是一陣喧鬧，晴霄聽著他們叫喊的聲音真是又羞又氣，一顆顆珍珠般的眼淚順著她那顫抖的睫毛啪嗒啪嗒地掉了下來。



一個軍官喝令道：「行了行了，都別看了！趕快取聖水！要是誤了大典我把你們的腦袋全砍了！」



「是！」士兵們齊聲答應著有人抬過一架梯子架在晴霄雙腿之間，一個士兵拎著一隻精緻的玉桶爬上梯子，將玉桶正舉在晴霄陰道口的下方。



在晴霄身上也有一個士兵手執一把毛刷趴在晴霄的陰阜上用毛刷不停挑逗著她的陰蒂。



晴霄的陰蒂在層層軟肉的包裹中之露出一個小小的頭，而在小人國士兵看來卻像一個熟透了的紅蘋果一樣。



士兵用柔軟的毛刷輕輕觸碰了一下這顆紅蘋果，突如其來的刺激讓它倏的一縮，彷彿受驚的蝸牛一樣。



士兵覺得有趣用毛刷一下一下輕輕觸碰著晴霄的陰蒂，晴霄感到胯下一陣又麻又癢，讓她忍不住想要伸手去抓。



但是全身麻痺的晴霄根本沒辦法反抗，連想要扭動身軀來緩解下身的麻癢也做不到。



晴霄感覺到一股熱流從那顆小肉珠上向著她的全身蔓延，士兵手中的毛刷變得像掛著餌食的魚鉤一樣，讓晴霄明知道危險卻忍不住想要更多。



「嗯，好難受，怎麼會這樣。好害羞。哦。」晴霄雖然在心裡默默告誡著自己不能這樣，但她的呼吸還是不由自主地變得粗重了起來。



「很好，女巨人開始發情。就這樣繼續！」軍官吆喝著。



「將軍，聖水出來啦！出來啦！」舉著玉桶的士兵看到那嬌艷的花瓣間湧出的蜜汁也是興奮地叫了出來。



晴霄聽著小人們此起彼伏的叫嚷更是羞得無地自容，但是她無論如何也阻止不了自己下身那越來越洶湧的情慾。



晶瑩的蜜汁滴落發出的「辟啪」聲越來越密集，不一會就滴滿了士兵手中的玉桶。



將軍接過玉桶快步送上了祭壇，拿著毛刷的士兵也停止了對晴霄的逗弄，而晴霄這時候卻還沉浸在那羞恥而又美妙的的感覺中不能自拔。



郁銘將裝滿了晴霄蜜汁的玉桶擺上祭壇，又用一隻精美的琉璃樽盛滿了蜜汁說道：「諸位臣民將士，今日我們用女巨人的首級祭祀先祖，然後再共同享用巨人的美肉。」



郁銘說著將手中的蜜汁灑在了地上，小人國的居民們又是一陣歡呼。



晴霄越聽越是震驚，這些小人不但要用自己人頭做祭品還要吃自己的肉，這真是太可怕了。



就在這時郁銘大手一揮喝道：「屠宰開始！」



原本那些爬到晴霄身體上的士兵立刻退開整整齊齊站在了兩旁，而一隊隊扛著大斧和鋸子的民夫走了上來。



他們手中的工具在晴霄看來不過是玩具的大小，而現在卻讓她感到無比的恐怖。



這些民夫很快就來到了她的身邊，晴霄嚇得連忙閉上了眼睛再也不敢去看。



這時已經有兩座木架被搬到了晴霄的脖子兩旁，兩個民夫攀上木架將一把超長的鋸子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尖銳的鋸齒刺在她那細膩的皮膚上彷彿是毒蛇的牙齒一般，晴霄嚇得連吞了兩口口水，柔弱的喉管在纖薄的皮膚下一陣顫抖。



「斷頭！」隨著一聲吆喝，兩個民夫開始扯動手中的鋼鋸，白嫩的皮膚一下被鋒利的鋸齒撕裂了。



晴霄感到脖子上一陣劇痛，她張開嘴巴想要叫喊卻發不出任何聲音。



喉頭的軟骨被鋸齒撕裂產生的劇痛使得晴霄的肌肉一陣痙攣，晴霄的呼吸變得像一匹受驚的劣馬一樣不受控制。



晴霄的脖子也像一條受傷的白蟒一樣顫抖著，已經嵌入了傷口的鋼鋸也變得東倒西歪，握著鋼鋸的兩人只好叫更多的同伴來幫忙。



鋸齒切割著氣管發出一陣咯吱咯吱的聲響，湧動的鮮血從傷口流入氣管又被急促的呼吸哧的一聲吹出來在傷口上噴出一片鮮艷的血霧。



晴霄感到自己的呼吸越來越困難，那切割喉管的聲音和氣管漏氣的聲音在她聽來是如此的可怖。



她那誘人的雙唇一下一下地翕動著卻既不能發出絕望的悲鳴也無法吸入寶貴的空氣。



晴霄現在真是後悔極了，自己何苦要接近這些小人呢。



救命啊，小陳，阿彩，快來救救我啊。



晴霄腦海中的呼救不會被任何人聽到，即便聽到也沒有人會來救她，她只有流著絕望的淚水等待著死亡的降臨。



這時斷頭的工作已經進行到了最後的時刻，鋒利的鋸齒終於切到了晴霄的椎骨。



鋸骨的疼痛比起切割皮肉更要強上一百倍。



晴霄眼前一陣金星亂冒，兩耳中充斥的都是鋸齒和骨頭摩擦發出的哧哧聲，連那雪白的乳房渾圓的大腿也隨著鋸條的扯動雜亂地舞蹈著。



「救命呀，好痛。快點結束吧，就算死掉也好，求你們快點結束吧。」



就在晴霄暗暗禱告的時候，鋼鋸終於切斷的最後一點椎骨。



隨著喀的一聲響，晴霄美麗的頭顱隨著鋸條的扯動一下滾到一旁。



她修長的雙腿一陣挺動，潔白的腰胯緊緊一繃，一股淡黃的尿液從胯下直噴了出來。



斷頭終於完成了，小人國的居民們發出一陣陣熱烈的歡呼。



民夫們將切斷的頭顱推上木板，用滾木運上了祭壇擺在了祭品的位置上。



郁銘一邊伸手去擦拭她臉上的血跡一邊說道：「真是個美人啊，如果不是為了祭祀大典我真捨不得殺你。你安息吧，我們會好好享用你的肉體，以後祭祀的時候也不會忘了你的。」



「怎麼可能安息啊？郁銘你這個大騙子！我這麼信任你你居然用詭計害我！」這時晴霄才驚奇的發現自己居然還有意識，郁銘說話的聲音和他觸摸自己臉龐的感覺都是如此清晰。



她能夠看到祭壇下的空地上自己的無頭屍體還躺在那裡等待著處理，只是她似乎已經由被宰殺的活祭品變成了旁觀者。



郁銘微笑著端起一隻盛滿了晴霄玉液的琉璃酒樽喝了一口說道：「很神奇吧，我答應過讓你看到整個祭祀的，在祭祀完成前你的靈魂還會留在祭壇上。」



晴霄真是有些欲哭無淚了，誰會想看這種將自己作為祭品宰殺吃掉的祭典啊。



就在她鬱悶的時候那些拿著各種刀鋸斧鑿的民夫已經井然有序地走向了她的屍體。



一個肩扛巨斧的赤膊大漢走上前揮動巨斧喀的一聲砍在了晴霄的手腕上，那剛剛失去了頭顱的身體卻還能感覺到疼痛，白嫩修長的手指一陣抽搐，食指斜斜地翹起指向天空，彷彿還在呼喚著救援。



很快晴霄的纖細的手腕就被鋒利的斧頭砍斷了，那根白嫩的食指也不甘地垂了下來。



小人們又砍斷了晴霄的另一隻手，用鐵鉤鉤住斷腕處露出的肌腱將兩隻白嫩的玉手拖上了一輛大車。



小人們將晴霄的雙手運到瓦窯旁，用鐵鉤將手掌掛在一旁的木架上。



有幾個民夫用一整缸的醬料將兩隻潔白的玉手刷成了醬黃色，兩隻手掌掛在架子上晃來晃去倒有幾分像是待烤的肥鴨。



晴霄看著自己的雙手被抬進窯洞點上了火心裡又是一陣氣悶，自己那從彈琴畫畫到洗衣做飯無所不能的巧手居然就這樣被烤了。



郁銘則一邊揉捏著晴霄的耳垂一邊得意地說道：「你們巨人真是奇妙的很，一隻手掌就趕得上一頭肥牛了。我們的祖先傳說工匠們吃了巨人的手就能造成更精巧的工具，你說是不是真的？」



晴霄更是氣不打一處來，心中暗暗想道：「愚昧！以為吃了我的巧手就能變成能工巧匠，難怪你們要用瓦窯來烤肉吃。」



這邊小人們又開始肢解晴霄的雙臂了。



兩個小人站在晴霄手肘的兩邊用一條鋸子像鋸木頭一樣鋸斷了晴霄的手肘。



又有幾個士兵爬上晴霄的肩頭，將銳利的長劍刺入她的肩關節來回切割著肌肉和韌帶。



晴霄那白玉般的手臂就這樣被截成了四段也抬進了窯洞。



郁銘又解釋道：「你的手臂是要給士兵們吃的，據說士兵們吃了巨人的手臂就會更有力量。」



這時小人們又開始肢解晴霄的雙腳了。



晴霄的腳長得非常漂亮，她平常也非常注意保養自己的雙腳，圓潤的腳跟看上去就如嬰兒的臉蛋一般潤澤絲毫沒有老繭。



彎彎的足弓形成一個柔美的弧度，腳心的嫩肉微微向內凹陷，看上去倒像是一張專門為小人國居民準備的柔軟床榻。



十根小巧的腳趾上指甲都染成了桃花般的粉紅色，每一個指腹都像一顆飽滿的肉球一樣隆起著，讓人看了便忍不住要吞口水。



小人們愛撫著這雙嫩足有些不忍心下手，甚至有的傢伙還伸出舌頭舔了舔晴霄的腳趾。



晴霄看了不禁有些害羞。



她在腦海中叫道：「喂，你們這些傢伙！摸我的腳幹什麼？不許摸！」



不過小人國的居民彷彿只有郁銘才能聽到晴霄的聲音，其他人卻根本不為所動。



郁銘撫摸著晴霄的臉蛋調笑道：「怎麼，害羞了？你算不算是士可殺不可辱，腳可吃不可摸？呵呵呵呵。」



說著郁銘端起琉璃樽又喝了一口晴霄的愛液。



如果晴霄還可以臉紅的話現在她的臉蛋一定已經燒起來了，她氣憤地說道：「你，郁銘，你這個大混蛋！你下流！」



面對晴霄的怒罵郁銘卻並不生氣，他只是噗哧一笑說道：「好吧好吧，不逗你了。喂！那邊的傢伙，不要再亂摸了，動手快一點！」



聽到郁銘的聖旨，小人們當然不敢再怠慢。



小人們拿過鋸子架在晴霄的腳踝上，鋒利的鋸齒幾下便撕破了皮膚和肌肉，白森森的腿骨在鮮紅的血肉間顯得分外刺眼。



鋸齒摩擦著腿骨發出的一連串嗤嗤聲讓晴霄不寒而慄，晴霄腿上殘存的神經也牽著那只白嫩嫩的玉足一陣顫動。



那圓潤的腳趾指腹像含羞草的葉子一樣輕輕地蜷向腳心卻又無力地張開。



小人們來回鋸了幾百下才將晴霄的腿骨鋸斷，只剩下一條肌腱連接的嫩腳砰的一聲落在了地上。



隨著嫩腳的落地，銀白色的跟腱也從腳踝的皮膚小被拉了出來。



一個將軍走上來抽出寶劍一揮肌腱啪的一聲被削成了兩段，那潤滑的切面一點點縮進腳踝那細嫩的皮膚裡，彷彿是一隻受到驚嚇的蝸牛。



小人們喊著號子抬起晴霄的一隻嫩腳放進籠屜，籠屜裡已經鋪上了一層碧綠的荷葉，嫩白的玉足放在荷葉上就像一艘白玉雕琢的船漂浮在碧波蕩漾的的湖水上。



處理完了雙腳，幾個士兵又開始對著晴霄的乳房動手動腳了起來。



晴霄的乳房豐滿而又挺拔，即便是平躺在地上也是像兩個倒扣的碗一樣覆蓋在她的胸膛上。



一個軍官打扮的小人站在乳房邊上伸手一推，結果一手臂都陷進了那柔軟細膩的乳肉之中。



郁銘看了不禁嘖嘖讚歎道：「你的乳房可真軟啊。如果躺在上面睡覺一定會很舒服。」



晴霄對於自己的身體被玩弄很是不滿，這次她乾脆不再理會郁銘的挑逗。



郁銘倒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搖了搖頭說道：「方纔我已經呵斥過他們了，這次他只是為了測試你乳房的柔軟程度來決定如何處理。



你的乳房很豐滿一般的刀劍根本切不透，這樣的柔軟程度也不能用鋸子，這兩種辦法都會使切口亂七八糟極不美觀。」



郁銘說到這裡便沒有再繼續說下去，他故意想要逗起晴霄的好奇心。



然而晴霄卻並不買賬，仍舊是不理他。



這時幾個士兵已經將一個絞盤搬到了晴霄身上。



那絞盤上盤著的是一種又細又韌的絲絃，士兵們扯出絲絃繞著晴霄的乳根盤了一圈又綁在了絞盤上。



接著士兵們開始扳動著絞盤，絞盤吱呀呀地轉動著，盤在晴霄乳房上的絲絃開始越收越緊。



最開始晴霄的乳房還像一個倒扣的碗一樣，隨著絲絃的收緊，乳房的根部也是越勒越細，晴霄那柔軟的乳房漸漸變成了桃形，水滴形。



晴霄看得不禁有些呆了，他們為了讓乳房看起來更完整竟然選擇用絞盤將乳房勒斷。



晴霄竟然有些慶幸自己的頭已經被砍了下來，這樣的疼痛讓她想想都覺得可怕。



絞盤轉動時吱呀呀的聲音變得越來越沉重，被絲絃勒住的皮膚終於承受不住壓力開始破裂。



晴霄彷彿能聽到自己的皮膚崩斷時發出的聲音，被勒緊的乳肉彷彿爆炸一樣一下子從絲絃的束縛中彈了出來，而那條絲絃已經深深陷入到了那條整齊的傷口中。



「好，在加把勁，一二三！」隨著軍官的一聲吆喝，絞盤又是嘎吱吱一陣作響，晴霄的一隻乳房已經被徹底切斷了。



幾名士兵用力一推，那只乳房就如同一隻大肉包子一樣從晴霄的胸膛上滑了下去。



原本小人們已經預先在乳房下落的位置放了一塊大木板，卻沒想到晴霄的乳房不但柔軟而且極富彈性，潔白的乳球掉在木板竟然啪的一聲又彈了起來。



周圍的幾個民夫紛紛驚叫著跑開，卻還有兩個反應慢的傢伙一下子被乳房壓在了下面。



「哎呦，哎呦，巨人的奶子好重啊。」



「咳咳，壓死我了。你們笑什麼笑，還不快來幫忙啊！」



周圍的民眾看了無不捧腹大笑，郁銘更是手扶著晴霄的下巴笑得彎下了腰。



晴霄也被這副場景弄得有些哭笑不得，沒想到自己被切下來的乳房倒也算是給自己出了一口氣。



小人們笑夠了趕忙把兩個被壓住的同伴拉了出來。



士兵們又如法炮製絞斷了晴霄的另一隻乳房，兩隻乳房也被送上籠屜開鍋去蒸了。



接下來要處理的就是晴霄的雙腿了，這一雙修長的美腿在小人國的居民看來簡直就是一對出水的巨鯨，他們光是爬上晴霄那豐滿厚實的臀胯就要架起攻城的雲梯。



這時晴霄的心情倒是好轉了不少，自己彷彿由被害人變成了旁觀者。



而之前受到了郁銘戲弄的她現在還像個賭氣的孩子一般想道：「哼，你們這些小東西，這回看你們怎麼辦！」



不過這次小人們倒是沒再掏出什麼稀奇的辦法，而是又拿起長大的鋸子直接將晴霄的雙腿齊根鋸斷了。



淡黃的脂肪，鮮紅的肌肉，潔白的腿骨，晴霄還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大腿被切斷的樣子。



三種色彩配合在斷面上形成了一個花朵般的圖案，晴霄也不禁暗暗感嘆原來自己的腿即使切下來也是這麼漂亮。



小人們雖然成功切斷了晴霄的雙腿，但是雙腿的大小卻不能像手臂那樣塞進窯洞去燒烤。



只見黑壓壓的一片小人如同搬運食物的螞蟻一般推動著晴霄的美腿在滾木上移動。



一雙潔白的美腿就彷彿是兩艘正在下水的軍艦一般被移到了一處稍遠一點的空地上。



在那裡已經有更多的小人等在那裡，比起之前的軍隊和民夫，這裡是男女老少各種人都有。



當晴霄的雙腿運到後，這些百姓們紛紛吆喝著將一塊塊泥巴糊上了晴霄那光潔的大腿。



晴霄看著自己的雙腿被許多人推來摸去已經有些不悅，這時有看到被人抹泥心中更是氣憤。



「喂，郁銘，你這個大騙子。你不是說他們不會再糟蹋我的身體了嗎？」



郁銘微微一笑說道：「你又誤會了，他們不是為了糟蹋你，是為了讓你的雙腿變得更加美味。



你應該聽說過叫化雞這道菜吧，在我們國中也有類似的做法。你的美腿實在太大，為了讓它們烤熟之後既漂亮又美味，我們也只好出此下策了。」



晴霄還是氣呼呼的不理郁銘，只是看著小人們處理自己的身體。



在居民們製作「叫花美腿」的時候，這邊已經又開始肢解晴霄的軀幹了。



晴霄那失去了頭顱和四肢連雙乳都被切掉了的身體看上去真是像極了一塊等待廚師料理的肉。



小人們也是不再客氣，士兵和民夫們一齊上陣，將晴霄的身體分拆成一塊一塊的排骨，肩肉，裡脊，五花肉。



這邊早就架起的幾隻瓦釜也是燒上了水，成車的佐料被直接倒進了瓦釜中，晴霄身上整塊整塊的嫩肉就被放入這樣的湯鍋裡煮了起來。



當軀幹分拆完畢的時候，晴霄的雙腿也已經完全被泥巴覆蓋住了。



整車整車的柴草木炭堆放在晴霄的腿邊點燃，所有的居民百姓紛紛自發地來添柴加草，很快在空地上就形成了一條火龍。



小人國的居民們圍著這堆巨大的篝火又唱又跳，彷彿是在慶祝什麼盛大的節日，那喜慶的場景幾乎讓晴霄都要忘了那篝火中燒烤的正是自己的雙腿。



這時候幾個士兵又用木板將一團鮮紅的嫩肉運上了祭壇，晴霄一看真是又羞又氣。



只見一個鴨蛋大小的肉團兩側各連著一顆肉葡萄，後面拖著一條鮮紅軟肉末端還帶著兩片粉嫩的木耳！



「這，這不是我的那個麼？難道他們連這個東西都要吃？」



郁銘走上前翻開晴霄的陰唇看了看那片纖薄的處女膜點了點頭說道：「嗯，你還很乾淨，吃起來一定也會很美味。」



郁銘說著一招手，已經有人將祭壇上的銅鼎注滿了金黃色的油又在鼎身下點起了火。



原來這只方鼎不只是祭祀的禮器，還是一件烹飪的廚具，他們要把晴霄的整套生殖器用油炸熟。



「郁銘！你們不能這樣！不許你們吃我的，我的那個！」這個用來孕育下一代的神聖器官晴霄還一次都沒用過，就這樣被人吃掉實在是讓她心有不甘。



郁銘微微一笑說道：「不許吃？那你想讓我們怎麼辦？難道要把它丟掉讓它腐爛？還是看著它被野獸吃掉？與其這樣浪費還是讓我吃掉更好吧，這可是只有我這個皇帝才有資格享用的珍品呢。」



無論是扔掉還是被吃掉都不是晴霄願意看到的，但是她知道自己根本沒機會挽救自己的生殖器了，只剩下一顆頭顱的她只能默默看著這一切的發生。



鼎中的油漸漸沸騰了起來，小人們小心翼翼地將晴霄的陰道子宮放入了沸油之中。



鮮紅的嫩肉在沸騰的油脂中發出陣陣悲鳴，子宮兩側的輸卵管隨著滾油上下翻滾，那樣子正像一個溺水的少女在揮舞著手臂求救一般。



晴霄無可奈何地看著自己最寶貴的器官在鼎中掙扎翻滾，方纔那種旁觀者的心情一下便蕩然無存了。



她多想推翻眼前的銅鼎解救自己的子宮，但是她只能眼睜睜看著那鮮紅的嫩肉一點點變得慘白，又一點點變成了和油脂一樣的金黃色。



「嗯，火候差不多了，撈出來吧。」郁銘一聲令下，幾個小人用長長的竹竿將晴霄的子宮和陰道從滾油中撈了出來。



那金燦燦的光澤和香噴噴的氣味說明它們已經不再是屬於晴霄的一個器官，而是變成了郁銘手中的一道美食。



郁銘用一把小刀切下一塊子宮肉蘸著調料放入口中嚼了起來。



只見隨著他兩腮不斷地鼓動，一股金黃色的油脂從那緊閉的雙唇中滲了出來。



郁銘根本顧不得去擦，他那瞇成了一條線的雙眼中滿是對美食的陶醉。



郁銘咀嚼了一陣這才戀戀不捨的將這塊子宮肉嚥了下去。



他又端起晴霄的蜜汁喝了一口這才一臉陶醉地說道：「外酥裡嫩香而不膩，真是鮮美無比啊。晴霄，我真應該感謝你啊，感謝你將這樣的美食帶給我，也帶給了我的族人。」



滿腹委屈晴霄可不願聽到這種感謝，她終於忍不住哭泣著說道：「呸，你這個大騙子，誰要你感謝！你賠我的子宮，你賠我的陰道，你賠我的身體！」



這時從一輛裝飾豪華的馬車裡走出了三個穿金戴銀的美女，她們就是郁銘的三個妃子。



郁銘切下一個西瓜大小的卵巢，又用小刀切成小塊分給三個妃子說道：「三位愛妃，這是女巨人的卵巢，你們吃了之後要多給朕生幾個龍子龍孫啊。」



三個妃子千嗯萬謝地接過了賞賜，她們轉過一旁將晴霄的陰戶切下來裝在一個精美的大盤子裡。



她們三人合力托著盤子跪在郁銘面前說道：「請陛下享用女巨人的玉蛤。」



郁銘顯得十分高興，他切下一片香脆可口的油炸陰唇放入口中大嚼，酥脆的陰唇在他的咀嚼下發出一陣卡卡的脆響，周圍的侍衛聽了都不禁大吞口水。



郁銘吃了一塊陰唇又切下半個陰蒂品嚐，那筋道的口感配上鮮香的滋味簡直讓他欲罷不能。



這時用晴霄的身體做成的各種烤肉蒸肉火候也夠了，一股股香氣已經從那些巨大的炊具中飄了出來。



郁銘站在祭壇上高聲喊道：「諸位臣工百姓，巨人宴已經完成，諸位隨朕一同享用吧！」



小人國的居民們一個個歡呼雀躍，他們打開了窯洞，取下了籠屜，敲碎了泥封，烤成了金黃色的雙手和手臂，蒸得滑膩白嫩的乳房和嫩腳，燒成了琥珀色的一雙美腿！



還有瓦釜中燉著的排骨香湯，晴霄的美肉散發出的香氣一時間瀰漫在了整個祭祀場上。



「巨人宴大功告成，請陛下先品嚐！」小人國的居民們高聲呼喊著。



郁銘微笑著走下祭壇準備要逐個品嚐這成山一樣的美食。



他首先走到籠屜前，只見剛剛搬下來的籠屜還在冒著蒸蒸熱氣，一對嫩腳和一雙肥奶在氤氳煙氣之中就彷彿天然的美玉一般。



郁銘先是走到那小山一樣的乳房旁切下一塊乳肉放入口中，那柔軟的乳肉入口即化，用舌頭輕輕一舔就滑進了他的喉嚨，肉香混合著乳香縈繞在他唇舌之間久久不散。



郁銘不禁拍手叫好。



緊接著郁銘又來到盛放著晴霄嫩腳的籠屜前，這次他直接一躍跳上了籠屜。



晴霄那晶瑩剔透的玉足就擺在面前，郁銘忍不住伸手去撫摸那光滑的足弓。



哪知道他只是一摸，一小塊蒸得爛熟的皮肉就被他揭了下來。



郁銘捏著那一片水晶般玲瓏剔透的腳肉放進嘴裡咀嚼，只覺得不但香滑可口，而且比起方才吃的乳肉更多了一些糯糯的口感，郁銘忍不住又撕下一片腳肉吃了起來。



這時他的妃子走過來割下一塊晴霄的蹄筋給他說道：「陛下也嘗嘗這巨人的蹄筋吧。」



郁銘點了點頭將晴霄的蹄筋放進嘴裡一邊咀嚼著一邊說道：「嗯，口感非常好，很筋道，味道也很鮮美。」



說著又拿起裝著晴霄淫液的酒樽喝了一口。



郁銘又來品嚐那巨鯨一般龐大的燒腿肉，那像城牆一般高的大腿斷面上琥珀色的肌肉紋理還清晰可見，那一層厚厚的脂肪也被燒得晶瑩剔透。



郁銘伸出手指輕輕一按，一滴清亮的油脂就順著那緊實的肌肉淌了下來。



郁銘用自己的佩劍大大地切下一塊腿肉大口大口地撕咬咀嚼，那香噴噴的油脂緊實而又細嫩的肌肉不斷吸引著郁銘的食慾，郁銘將一整塊腿肉吃完這才長長地打了個飽嗝。



一旁的妃子趕忙給他端來一碗晴霄的肉湯，郁銘接過那乳汁般醇厚的肉湯一飲而盡，那鮮美的肉湯和噴香的腿肉正是絕妙的搭配。



郁銘遍嘗了晴霄的美肉這才宣佈宴會正式開始，小人國地居民們高聲歡呼著撲向了晴霄的美肉。



他們有的爬上晴霄的美腿撕咬，有的抱住晴霄的手指啃食，所有人都陷入了熱烈的狂歡之中。



晴霄的嫩乳更是成了人們爭相品嚐的美味，他們爭先恐後地擁像那對蒸嫩乳，最先到達的小人三兩下爬上了晴霄的乳房用牙齒咬著那淡粉色的乳暈一下將整個乳頭撕了下來。



他嘴裡叼著晴霄的乳頭向人群揮手炫耀著他的勝利，小人國的居民們也是紛紛喝采。



晴霄的玉足也是爭搶的熱點，小人們有的抱住那渾圓的足跟大啃，有的則撕扯著足弓上的嫩肉，還有的捧著那圓潤的腳趾幾下就把指腹上柔軟的嫩肉連吸帶啃地吞進了肚子裡。



又有一個小人將軍擠進人群一劍將晴霄的小腳趾砍了下來，之後便抱著那根玉蠶一樣的腳趾坐到一邊大嚼了起來。



小人們載歌載舞，一邊割取著晴霄的美肉大嚼一邊稱頌著郁銘的英明神武。



看著這一片國泰民安四海昇平的景象，郁銘笑得更加痛快了。



宴會進行了到一半，晴霄那一雙備受矚目的玉足就已經被小人們分食得只剩下了一堆瑩潤潔白的腳骨。



有些意猶未盡的小人還捧著那些腳骨一臉陶醉地舔舐吮吸著那殘留的滋味。



而晴霄那對乳房更是被吃了個乾淨，只有籠屜中殘留的那些亮晶晶的油脂證明她們曾經存在過。



一直到傍晚時分，晴霄的美肉已經被吃得一乾二淨，那些彷彿漢白玉雕刻一般的骨頭上連一絲殘肉都沒有剩下。



這時一個工匠捧著一顆雕刻精美的印璽走上來跪倒在郁銘面前說道：「陛下，這是臣用女巨人的腳趾骨雕成的玉璽，願獻給陛下。」



郁銘將那顆玉璽捧在手中細細的撫摸，只覺得那溫潤的觸感比自己皇宮裡最寶貴的美玉還要強上百倍。



這時又有幾名工匠捧著自己的作品前來進獻，「陛下，這是巨人手骨做成的頭冠。」



「陛下，這是用巨人腳骨做的玉帶。」



郁銘看著這些一件比一件精美的作品真是愛不釋手，他高聲宣佈道：「好，各位臣工的作品朕非常滿意。下面就由各位將這次祭祀的盛況雕刻在巨人的骨頭上，朕要將她們永久收藏。」



小人國的能工巧匠們紛紛應命，他們在晴霄的腿骨肋骨上細心雕琢著，有的用文字記述著祭祀的盛況，有的用圖畫描繪著屠宰的情景。



天色越來越晚，小人國的居民們紛紛自發地點燃火把來照明。



搖曳的火光之下，那一幅幅雕刻在骨頭上的圖畫彷彿活了一般，晴霄被小人們宰殺，分屍，烹調，品嚐的場景活靈活現地再現了出來。



小人國的居民們一陣歡呼雀躍，整個廣場上就只剩下晴霄還在耿耿於懷。



自己滿心以為能和小人交上朋友，沒想到卻成為他們祭祀的祭品和食物。



晴霄越想越是委屈，忍不住又哭了起來。



這時晴霄突然感到好像有人在推自己。



「晴霄？晴霄？醒醒，你哭什麼？做噩夢了嗎？」晴霄猛的睜開眼卻看見阿彩正坐在自己面前，而自己還好好的躺在帳篷裡。



「這，阿彩，你怎麼會在這？」晴霄一時間有些反應不過來，一雙大眼睛有些茫然地看著阿彩。



「天已經亮了，老師讓我來看看你睡醒沒有，結果在帳篷外面就聽到你在哭。怎麼，做噩夢了嗎？」



「我，我好像去了小人國。」晴霄有些迷迷糊糊地說道。



「哈哈哈哈，我看你根本不是睡迷糊，你呀這是魔怔了。」阿彩大笑著說道。



「好了，我這就去告訴老師，晴霄昨晚去小人國考察了，讓他準備好給你報銷路費。」



難道真是做夢？晴霄打量著自己的帳篷，昨天自己當誘餌用的半塊麵包還好好地放在一邊，帳篷裡的一切都還是昨晚的樣子。



她伸手摸了摸臉上昨晚被射中的地方似乎隱約還有些刺痛。



「難道真的只是南柯一夢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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